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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月 "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
报致刘晓等人，告以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
局改为上海中央局。通知指出：为加强与调整
蒋管区我党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上海中
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
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
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
胜、钱瑛、张明（即刘少文）#人组成，刘晓为
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在目前较严重的环境
中，上海局会议以愈少开愈好。原在上海党委
负责各同志，仍各管一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央
指示精神，原刘晓推荐的三同志，即分别在上
海局领导下由张承宗分管上海市委；张执一
分管外县委员会和策反工作；张登（沙文汉的
化名）分管文化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在组织上
成立了城工部和上海局，加强了国民党地区
党的领导。

中共上海局十分关注吴石对时局的态
度，开始了联络与争取的工作。
这里应当提到中共上海局负责人与吴石

的最初会面。这次会面的牵线人是吴石的挚
友何遂。何遂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
与吴石十分一致。何遂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
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
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
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
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
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
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
表示，希望通过何遂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
立直接接触。何遂把他的政治情绪及动态向
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作了汇报，由他转陈
中共组织的领导人，党组织很重视吴石这个
社会关系，试探是否愿意公开见面。他很爽快
地接受了。于是由何遂出面，约吴石在当时闻
名上海滩的锦江餐馆见面。

$%#&年 #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书记刘

晓、副书记刘长胜以及负责统战、
军运工作的张执一与引荐者何遂
以及何遂之子中共地下党员何康
在后称上海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
会见并宴请了 !' 岁的国防部史
政局局长吴石。这是吴石接受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华懋公寓是当年老上海无人不知的浮
华之地。它于 $%(% 年建成，外墙面是花岗
岩，棕色面砖、方格钢窗和白色斩假石窗
框，是传统英国哥特式风格，可骨架用的居
然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钢筋混凝土结
构。当年老上海的绅士淑女的重要宴饮多
要在这里举行以示身份。$%!$年 #月 (日，
在董竹君等人的努力下，坐落在上海长乐路
$)%号的华懋公寓（现锦北楼）改名为锦江饭
店。锦江饭店于 $%!$年 "月 %日正式开业。
锦江饭店开张后，曾接待过尼克松、里根、撒
切尔夫人等外国元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曾入住。谁也没有
想到，"*多年以前，就在中共中央机关撤出
延安一个月之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最高负
责人在这里集体会见了以后在敌人营垒中潜
伏杰出的无名功臣！

$%#& 年 # 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
尽管春寒料峭，在锦江餐馆却进行着国民
党高级将领与中共上海局负责人之间的特殊
会面。

在何遂、何康的安排下，中共上海局书
记刘晓以宴席的形式与吴石进行了面对面
交流。一开席，何遂先生将刘晓、刘长胜、张
执一分别介绍给吴石。根据秘密工作的要
求，何遂、何康悄然退席，在饭店门口静静地
等待着，约一个小时光景，刘晓、刘长胜、张
执一、吴石一同走出饭店，微笑地道别。这
时，何康很快意识到，吴石与中共确立了某
种联系。受党的纪律约束，不便于询问。之
后，何康接到组织的指示，保持与吴石的单
线联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吴石的政治人生
有了转折。这一点在吴石地下工作的助手吴
长芝的回忆中提及：“$%#&年春，吴石秘密地
给我看过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等，也明确
告诉我，何遂同志方面是正确的革命途径。为
了革命纪律，他和我分工，民联方面由我保持
与吴艺五单线联系，并充当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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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事情绝对可靠#

原来，葛长江的儿子葛小鹏，这些天跟
“天峰”俱乐部闹翻了。

葛小鹏经营着一家公司———大道体育文
化公司，去年成了“天峰”的票务总代理，拿到
了一大肥缺。“天峰”足球队正处于上升阶段，
两个赛季的球票十分抢手。在葛长江斡旋下，
“天峰”把 (!+的球票拨给大道公司
销售，签了一年协议。葛小鹏利用老
爸的权力，做足了软硬广告，球票销
售极为火爆。仅据粗略统计，去年一
年葛小鹏就在票务代理上赚了七百
多万。

今年眼看球季逼近了，与“天
峰”续订协议却没了消息。葛小鹏提
出要跟高之龙见面落实这事儿，高
之龙避而不见，派了副手杨副总见
他。杨副总告诉葛小鹏：双方一年合
约现已结束，今年赛季，“天峰”已把
票务销售交给了另一家公司。葛小
鹏抱怨道：“不看僧面看佛面，高总
总该跟我父亲打个招呼吧？”杨副总
说：“你听了不要不高兴，新来的这
家公司背景比你硬，是市里领导直
接跟高总打的招呼。”葛小鹏一下子
泄气了。

他回去把此事告诉父亲，葛长江也十分
恼怒。第二天，葛长江亲自出面约高之龙“吃
个便饭”，高之龙知道这是鸿门宴，没有答
应。葛长江连约三次，高之龙连着婉拒三次。
葛长江知道这事无可挽救，让文体部主任赵
云捎话给高之龙：“‘天峰’起家时，你高之龙
三日两头来报社，低声下气要我去捧场；现
在你成了暴发户，尾巴翘上天了。奉劝你记
住一句话：做人要留条后路，凡事不要做绝
了。”

高之龙决不示软，也让赵云捎话给葛长
江，说：“你葛长江以为自己有多少分量？你如
果在省报当总编，我高之龙也许会买你账、继
续拨点票务生意给你儿子做做。”葛长江一
听，气得眼冒金星，朝着“天峰”大楼方向咆
哮：“高之龙，你利令智昏了，忘记我们《江海
日报》发行量连续十年全省第一。这回我坚决
要斩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为了这次出击，葛长江做了周密的准备。

他把伍诗中钟雨清找来，劈头就问钟雨清：

“你那篇稿子上说‘天峰’俱乐部三个球员嫖
娼，这事究竟可靠不可靠？”钟雨清说：“葛总，
我是什么样的人，敢在《江海日报》上写假新
闻？这事当然绝对可靠。”葛长江说：“你消息
从何而来？”钟雨清说：“市政法委。”葛长江
问：“靠得住吗？”钟雨清有些不满地说：“葛总
你看过稿子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靠

不住？”葛长江说：“话不能这样说。这
事不能不慎重处理。”伍诗中一旁提
醒钟雨清：“葛总现在要做最后决断。
你的任务就是为他的决断提供充分
的事实依据。别的你都不要扯出去。”

钟雨清望着葛长江，说：“葛总，
前两天您不是说不同意这篇稿子见
报吗？”

葛长江狡黠地一笑，说：“直到现
在，我也没有说同意啊。”

三人都笑了，办公室的空气难得
这样轻松。

葛长江说：“雨清，你回去写个预
案，估计一下这篇稿子发表以后，社
会上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本报又该
如何应对。这个预案你要考虑得多一
点、写得细一点。”钟雨清点点头，那
目光却似乎在说：不就是发一篇稿子
吗？用得着这样如临大敌吗？

葛长江让钟雨清离开后，却把伍诗中留
了下来，说：“老伍，我的前列腺炎又发作了，
昨天去市一医院看了下，医生说要我马上住
院。我想今天就过去。”伍诗中一怔，说：“这病
是得早治。下午我送您去。”葛长江说：“不必
了，我让司机送一下就行，反正就是个小手
术，三两天就能回来。”伍诗中说：“市一医院
很近。我每天把大样给您送来，您签发付印。”
葛长江说：“你老伍不让我活了是不是？我现
在跟你交代的就是这件事：住院的这两天，你
代我签发大样。”伍诗中说：“这……不妥吧？”
葛长江说：“你老伍如果想让我多活几年，你
就听我的。”

伍诗中说：“钟雨清文章您看可以发了
吗？”葛长江说：“等他把预后方案做好后，你
就相机行事。”伍诗中说：“是否请您在清样上
先批下意见？”葛长江说：“那是干什么？你觉
得预案可行，就大胆签发么。”说到这里，他看
一眼伍诗中，又说：“你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
只要坚持正确导向，怕什么。”


